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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奋斗
他在“高龄”转换艺术赛道

有一位写作高手称他用重庆歌剧和二胡奋
斗出了诗一般的远方。

是的，刘光宇的路正是音乐诗一般的道路。
刘光宇之于二胡和歌剧，难以区分谁才是

真正的诗。他在歌剧院打造多年，二胡是主业，
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音乐到达最高境
界时，就不再是技巧，而是文化。”

刘光宇告诉我，他13岁就考入四川省五七
艺术学校重庆曲艺班之初，专业是四川评书，兼
学金钱板，学说相声、弹扬琴、演谐剧……17岁

时才转拉二胡。从学二胡到迷上二胡，他取材于重
庆的山水、乡村的童谣，先后创作了《流》、二胡独奏
曲《蚂蚁》，用了20年时间拎一把二胡站上了世界
舞台。为了让二胡“说话”，让音乐“有系统地”述说
一个故事，他创新形式，赋予二胡新的身份：“二胡
的剧”“器乐剧”等等，舞台演奏便有了将“听音乐”

切换为“看”音乐的空间，观众也就有了看演出的形态
选择。

他拉二胡把手指都磨出了血，然后又变成了老
茧，在担任重庆歌剧院院长、重庆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又
用二十年时间“转身”，主理民族歌剧，成为二胡历史上
的革新者、创作者。

后来我了解到，7岁之前刘光宇没想到会半路转
换“赛道”去拉二胡。原来，原专业学了几年后恰遇变
声期，不能上台表演了，对热爱舞台艺术的刘光宇来
说，吃闲饭是不可能的。怎么办？难道就此退出舞
台？一旁的老师往后面一指，学个乐器吧，在一堆民
族器乐中指向了二胡。

学二胡讲究的是童子功，17岁入门已属“高龄”。在
这种“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必须得下苦功才能赶上同年
龄段学了多年的同行。所以启蒙老师很重要。刘光宇幸
得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二胡演奏家夏元龙先生开蒙，促
成了他在二胡技艺上的突飞猛进。

从此，刘光宇开始了每天不知多少个小时的苦练。仅
一年以后，在四川省举办的一场二胡比赛中，刘光宇获得了
专业组二等奖的好成绩。正是这次比赛，让他从一个“高龄”
初学者，变成了一个把二胡作为终身职业的追梦人。

1984年，身患癌症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到重庆
治病，刘光宇多次拜访。看到刘光宇在音乐上的灵气，闵
惠芬要收他为关门弟子。闵惠芬是刘光宇的最后一位老
师，也是在艺术道路上对他影响至深的人。

揣着从舞台上摸索出来的经验，1991年，刘光宇第
一次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闵惠芬特意为其音乐会

题写寄语贺词，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大力赞誉。
独立创作后，刘光宇很快成为艺术团的独

奏演员。除了钻研二胡演奏艺术，也开始挖
掘整理重庆地方音乐文化。2001年，刘光宇
创作出二胡独奏曲《蚂蚁》，以小小蚂蚁为载
体，演绎出重庆人乐观、麻辣的性格，二胡的
琴声妙趣横生，且富有鲜明的民间音乐风
格。事实上，二胡独奏曲《蚂蚁》对刘光宇的

“二胡戏剧化”也具有借鉴与探索作用。2001
年，刘光宇提出二胡戏剧化的想法，当时有专家

说很好，但特别艰巨，因为二胡是乐器，它不会说

话，不是人，很不好把握。
他探索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2010年首演的音乐剧

《城市丛林》中实现了理想，让二胡成为了戏剧的主要角色。

二创新
唱演结合的“重庆制造”

2001年，刘光宇从重庆市曲艺团调去重庆市歌剧
院当副院长，彼时全国的歌剧都不景气，刘光宇把更多
的时间放在对歌剧的观摩和学习中。2006年，刘光宇
担任重庆市歌剧院院长以后，以“艺术无限”“立德立艺”
打造院团人文精神。

如何让歌剧成为城市名片，让艺术融入生活？刘光
宇主抓原创歌剧，用《巫山神女》呈现浓郁的三峡风情；
《钓鱼城》展现了重庆地域文化韵味和地方艺术实力；
《辛夷公主》灵感源自大足石刻；《尘埃落定》改编自阿来
的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从康巴藏族土司傻儿子的视角
讲述了土司制度衰亡的传奇故事。这些作品无一不是
坚持题材、立足本土、用创作表演磨炼队伍的成果。我
问他，你不拉二胡了？精力都放在了歌剧上？事实上，
他一边在打造歌剧，另一边天天在练习二胡。他说，他
的一切工作，都是从二胡派生出来的，他的精力和灵气
也都在二胡上。

在论文《谈民乐表演通俗化》中，刘光宇写道：“艺术
不能脱离群众、远离生活、孤芳自赏；艺术的创作与表演
应该面对所有的人，所以需要实现大写的‘通’、广义的

‘俗’以及与此过程的‘化’，高雅即是对通俗的提升、指
向和指导，通俗则是对高雅的支撑、解释和普及。”

这实在是真知灼见！
歌剧舞台上，如何创新形式让民族乐器领衔主演？

2010年，重庆歌剧院打造出第一部非声乐演员担纲男
一号的新剧目《城市丛林》，由冯柏铭编剧，刘光宇创意、
监制和主演。《城市丛林》的推出给了刘光宇更大的信
心：“能不能把‘吹、拉、弹、打’四类民族乐器整合起来、
统筹起来成为一个戏剧呢？”2018年，大型跨界融合舞
台剧《大禹治水》应运而生：二胡扮演大禹、琵琶扮演水、
竹笛和打击乐扮演山，四件乐器纠葛在一块。除了创新
形式，重庆歌剧院打造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民族歌
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剧中很多唱段都采用了符合重庆
话的音高来创作，在表达上，还注重了宣叙调中的语气
运用。演唱与表演相结合，才更能体现属于我们自己的

“中国制造”，实际上就是重庆特色。
在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项目中，重庆市歌剧院《一江
清水向东流》《尘埃落定》《红岩村》三部作品同时入选。

三鹅岭
音乐的“心灵栖息地”

为重庆培育一个音乐的“心灵栖息地”，鹅岭是个好地方。
这个地方车水马龙，热闹中有幽静，无论是歌剧院还

是交响乐团，高雅艺术在这里都找得到落脚点。曲高和
寡？并非尽然，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留得住观众？事实
上刘光宇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培育观众？怎么培育？
比如在这里免费周周演出，还有情景式伴演等等，他希望
能够用艺术让重庆人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心灵的栖息地。

我常去欣赏他们的演出，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喜
欢音乐的重庆人，他们流连忘返。

重庆市歌剧院剧场的“周周演”，从2012年开始探
索，每周五晚上定点、定场、定内容：演出没有花哨的形
式化，靠演员的实力和节目内容取胜，尽管有时只有很
少的观众，观众还没有台上的演员多。但他们一直在坚
持。不久后，观众群终于建立起来了。“周周演”品牌的
建立一方面让更多年轻演员有场地排练、有舞台表演、
有机会出彩，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开展“马拉松式”的驻
场演出培养观众、普及高雅艺术。

刘光宇尤其重视艺术的普及。从1996年起，他一
直坚持做一件事——二胡讲座式音乐会《二胡自信》。
拎着一把二胡上台，边演边讲，讲文化，讲艺术，讲音乐
的起源，大到家国命运，小到社会热点，以二胡为媒介，
一人集创作、演奏、主持、舞台技术甚至设备搬运于一身，
我去参加过这种二胡普及活动，真是受益匪浅。辗转在
学校、乡间、工厂、部队、机关……他对我说：我就是想像
闵老师那样，把二胡这样一个民族乐器带到人民群众中
去，也希望借讲座式音乐会影响更多人。

（部分内容来自网友，特此致谢）
（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琴人刘光宇
□陈显涪

刘光宇，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
庆市音协主席、重庆市歌剧院院长、重
庆交响乐团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我国著名音乐
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协民族弓弦乐学会
副会长。在法国、菲律宾、俄罗斯、意大利、埃
及、古巴、牙买加、约旦、斐济等国家及国内多
地举办过近两百场个人音乐会。策划制作的
歌剧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

和旅游部文华奖、精品工程奖、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中国文

联曹禺剧本奖等。

记得我在上初
一那年，每天都听
见隔壁牛老师悠扬

美妙的琴声，那琴声，是最值
得我回忆的音乐梦呓……

从此，我就梦想着有一天
我也能拉出动人的琴声，结果
一生都在做这个梦，直到如今
退休了，还在做这个梦。

后来牛老师告诉我：那琴
叫二胡，也名胡琴。

二胡的琴声进入到我的
梦中，并非一日。1984 年，
我在重庆解放碑曲艺团看了
一场难忘的音乐会，感受到
了台上二胡演员的出彩演
奏，他手中二胡就像是一个
会说话的喇叭，音量、音色都
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人也长
得帅帅的，模样堪比我的启
蒙老师牛老师，眼睛不大，可
是很有神，个子不高，可是顶
天立地。笑容总是善意的，
嘴角总有一丝微笑，那种不
经意的、成熟的、深厚的微
笑，加上拉的是《赛马》，令我
听后狂喜不已，对了，我认
定，这是我梦中的“琴人”。

是的，很多次，从小到大，
从少年到成年，再到老年，我
的梦中总是他，那悠扬婉转的
二胡声音，总是在激荡着我的
灵魂，深入到我的内心，激励
着我的人生，装点着我的业余
生活。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
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大师刘光
宇。

刘光
宇其

人

《城市丛林》剧
照，拉二胡者为刘
光宇。

他是重庆市音协主席
他是重庆交响乐团团长
他是重庆市歌剧院院长


